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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在氏著中还详细对比了沙

畹 、关野贞 、容庚和林仰山对

武梁祠的综合研究 ，这四种主

要的专著以法 、日 、中 、英撰

写 ， 巫鸿提出就方法论而言 ，

沙畹分别于 1983 年和 1913

年出版的两部专著是上述研

究中 “最早 ，而且也是最佳的

例证 ”，尽管图录拥有缺陷 ，但

各个图录综合使用 ， 不啻为

“一份完备的武氏祠石刻的视

觉材料”。

日本学者上原和先生撰

文 《龙门石窟古阳洞开凿的年

代 》，曾探讨了 20 世纪上半叶

日本和欧美学者对龙门石窟

调查的历史 ，赞赏了沙畹对龙

门碑刻的精密解说 ，甚至可以

说迄今为止的龙门石窟研究

中 ，沙畹对碑铭的解读是空前

绝后的。 李雪芹在思考云冈石

窟洞窟编号问题时 ，也回顾了

沙畹在调查中对云冈洞窟的

编号情况 ，而沙畹首先提出将

云冈 “昙曜五窟 ”编号为第 16

至 20 窟 ， 这一编号一直延用

至今。 可以说欧美学界竞相研

究中国石窟艺术的风潮 ，与沙

畹 1907 年中国之行公布大量

大同云冈石窟与洛阳龙门石

窟的珍贵影像有莫大关联。

沙畹拍摄的昭陵六骏是早

期外国探险家中拍摄最早的 ，

足立六喜在其著作 《长安史迹

研究》中也引用了沙畹的照片。

沙畹在乾陵考察时曾想发掘神

道东侧的翼马， 清政府没有同

意 。 1909—1917 年间 ，沙畹的

学生谢阁兰 （又译色迦兰 ）

（Victor Segalen, 1878—1919）

在华任职， 并利用此机会考察

古迹，1914 年谢阁兰再次向民

国政府申请，然后得到许可，他

清理了翼马周围的泥土， 令翼

马露出全貌。回到法国后，谢阁

兰于 1923 年出版《中国西部考

古记》，之后由冯承钧译介到中

国。 谢阁兰还首次提出霍去病

墓上的雕刻，对此，王子云评论

道：“这批石雕是我国现存最早

的雕刻， 也是最杰出的文化遗

产。 早在清代末年就被外国一

些考古学家发现， 并在法国印

出了介绍这批优秀雕刻的图

书，而中国自己却无人知晓。 ”

谢阁兰三次来华调查古迹 ，深

入中国腹地，对中国了解较深，

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为读

者所接受，他师承沙畹，对文物

古迹既有细致入微的观察 ，又

对当时汉学界的研究成果了然

于胸， 因此其研究角度和深度

都有别于普通研者， 他的发现

和研究至今仍是珍贵的考古资

料。

沙 畹认为，中国学是由法

国传教士开创，由法国

学者雷慕沙与儒莲等发扬的一

门科学。 沙畹凭借在中国实地

研究的经验， 深感中国文化须

与中国实际社会相接触， 须能

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

作为参考， 并必须视中国文化

为活的文化，而非死的文化，然

后中国学方能真正成为一门科

学。 伯希和在日后感慨：“研究

中国古代之文化， 而能实地接

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 知有此

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 沙畹为

第一人。昔余之来中国，亦无非

师效沙畹之榜样耳。 ”

沙畹早年即在清朝驻法国

公使馆参赞的帮助下着手翻译

《史记》，他于 1889 年第一次来

华，任职于法国公使馆，继续从

事翻译。 这时汉学家与中国人

的关系依然继续了往昔传教士

的风格与痕迹， 即在中国人的

帮助下从事汉文典籍的翻译 。

沙畹考释西域简牍虽借助中国

留学生吴勤训和魏怀之力 ，仍

多误解。 冯承钧留学法国最初

攻读法律， 毕业后进入法兰西

学院从事研究，“时彼邦硕学如

沙畹 ，伯希和 ，鄂庐梭辈 ，皆与

承钧相师友，学问相劘切”。 后

冯承钧译述法国汉学家著作 ，

成为国人了解法国汉学研究成

果的重要中介。

光绪三十三年 （1907）十

月初六日署理法国公使藩荪

纳为代达本国博士沙畹中国

考察事给清政府外务部致感

谢照会 ，原始档案保存于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 阿列克谢耶

夫也在日记中记录了与王云

汉等中国官员的故事 ，甚至还

有接待者给予沙畹和阿列克

谢耶夫二人不同待遇的细节

描写 ，比如地方官员准备了两

顶规格不同的轿子 ，将豪华的

那顶供给沙畹乘坐 ，而将简朴

的一顶留给阿列克谢耶夫 ，阿

氏对这一 “社会人 ”的做法颇

有微词。

除了与中国官员 、学者结

识交往 ，沙畹在华期间也造访

了日本官员 、学者 ，并且和在

华传教士会面。1907 年沙畹来

华 考 察 ， 彼 时 桑 原 骘 藏

（1871—1932） 由文部省选派

到中国留学 ， 曾与沙畹会面 。

桑原先生同年 4 月 12 日由神

户出航，18 日抵达北京。 森鹿

三从桑原骘藏之子桑原武夫

处借得桑原骘藏留学时的日

记，得知桑原骘藏曾于 5 月 25

日在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的服部宇之吉博士处见到沙

畹。 桑原在华两年间也遍访山

川风物 ，游历历史古迹 ，主要

有洛阳长安之旅 ，山东河南之

旅 ，内蒙古东部之行和江南之

行四次 ，其所做访古考史游记

学术文献价值极高 ，被日本学

界视为游记中的典范之作。 他

们因为怀有探寻华夏史迹的

目的而在北京邂逅。 1906 年苏

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 受 李 提 摩 太

（Timothy Richard，1845—

1919）邀请离开温州 ，到山西

大学堂担任校长 ，1907 年 10

月 6 日沙畹一行到达太原时

特意去拜访校长 ，还见到一位

英国神父苏特希尔 ，传教团热

情地邀请沙畹和阿列克谢耶

夫二人赴宴。

沙畹来华期间与中国学者

有所交往，中国学者游历欧洲，

留学生负笈求学， 也往往登门

造访 ， 平素里也有书信往来 。

1910 年 10 月 26 日张元济访

问巴黎期间曾与沙畹畅谈 。

1935 年 6 月 6 日讲话坦言 ：

“现代法国深通中国文化的学

者很多， 其最著名者如沙畹和

伯希和诸先生， 尤值得我们敬

佩。 沙畹先生在二十余年前鄙

人游历欧洲时曾往奉访畅谈。 ”

11 月 ，金绍城考察欧洲 ，也前

往拜访。 他在日记中记载西历

十二月十号 ，“往访西友沙畹 ，

乃法之东方学博士也。 以所著

书见赠，长于考古之学，于中学

研究颇深。 ”1913 年沙畹通过

伯希和与罗振玉书信往复 ，将

所撰考释斯坦因所获西域简牍

校本寄往京都。 沙畹联合欧洲

学者邀请罗振玉访欧， 罗邀王

国维同行， 因战争原因未能成

行。 1918 年沙畹辞世，法国驻

华公使柏卜到北京大学演讲 ，

北大专门请他介绍沙畹。

沙 畹之后， 欧洲的中国学

大师分为巴黎派与瑞典

派， 瑞典派的台柱子非高本汉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 莫属，他

的学术渊源依然师承沙畹，巴黎

派下有三大门生，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 马 伯 乐

（Henry Maspero，1883—1945）、

葛兰言 （Marcel Granet，1884—

1940）。 此外，阿列克谢耶夫在俄

罗斯汉学界的地位也举足轻重。

受沙畹影响， 门下弟子均重视来

华考察，维系与中国学界的联系。

高本汉与杨树达通信多

年，互赠论著，交流心得。 杨树

达曾撰 《我与阿列克君之文字

因缘》一文，陈明心迹。 胡适也

与阿列克谢耶夫有联系。 蒋廷

黻于 1934 年赴苏联查看史料

时， 还函告胡适， 阿氏向他问

好。 阿列克谢耶夫 1906、1912、

1924 年三次来华 。 1935 年 11

月 23 日阿列克谢耶夫致信杨

树达， 也使得读者一窥二者之

交往。

马伯乐拓展了沙畹实地考

察研究之法， 探察道教的异端

传统 。 马伯乐虽多次来华 ，也

“喜与中国人士接交”， 但只能

“强作汉音，殊有风趣”。

葛兰言所著 《古代中国的

节庆与歌谣》 就题献给沙畹和

涂尔干。 杨堃、李璜、王静如均

曾受教于葛兰言， 三人都曾撰

文分析葛兰言的研究路数。 据

桑兵先生分析， 葛兰言在中国

的名气较小， 他与中国学者联

系较少， 著作译成中英文的少

而且晚以及治学方法与中国新

旧两派史学家和国学家俱不相

合， 而中国的社会学者对于国

学和西洋汉学一向不大注意 ，

不能打通之外， 更重要的还在

于其方法与中国史学的特性不

尽吻合， 另一原因或为早期翻

译 介 绍 其 著 述 较 多 的 李 璜

（1895—1991） 是国家主义者，

其文章及刊物屡遭禁止。

伯希和是沙畹门下来华次

数最多， 与中国学者交往最密

的学生 。 伯希和的西域考察

（1906 年 6 月 15 日———1908

年 12 月 12 日） 使其在中国名

声大噪。 “此君固中国以外，全

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 ”

日本石田干之助认为，20 世纪

前半叶称为 “沙畹-伯希和-劳

费尔 （Berthold Laufer，1874—

1934）”时代。 1933 年中研院史

语所宴会上， 伯希和因傅斯年

讲话对自己推崇备至， 答词中

特意突出沙畹的地位与影响 ：

“沙畹之在中国学中，确为全欧

巨擘。 亦唯有沙畹始能认识中

国文化之伟大的价值。 ” 戴仁

（Jean-Pierre Drege，1946—）曾

分析说， 伯希和虽然在书评撰

写时颇为挑剔， 但并不因为评

论对象是其师长， 如考狄和沙

畹而有所改变， 我们仍能体会

到伯希和对沙畹表现出一种特

别的尊敬和仰慕。

金 石、书画、经卷“几案罗

列 ，枕席枕藉 ，意会心

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

上” ， 这样的生活情趣应当是

每一位靠做学问安身立命的读

书人， 每一位欣赏古代文化艺

术的爱好者所向往的精神境

界， 对于学者和古董商也不例

外。据日本学者榊亮三郎回忆，

沙畹喜爱中国风物， 客厅摆满

中国古董。 而这些古物也无疑

会是联系起学者与古董商的重

要纽带。 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

会增加物品的价值和知名度 ，

研究材料也会奠定古董商推销

活动的基础， 因此学术兴趣与

收藏兴趣互为影响。 古董商可

以从学者的研究风向中敏锐

地嗅到收藏热潮 ，而收藏热点

也吸引学者继续深入研究 ，可

以说学者和古董商都是流动

的媒介。

1910 年 10 月 19 日到 11

月 14 日 ，弗利尔 （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在中国进行

了近一个月的旅程， 主要是对

龙门石窟的考察。 这次旅行无

疑受到了沙畹 1907 年考察的

感召。 沙畹在龙门石窟从 7 月

24 日待到 8 月 4 日 ， 共计 12

天，他在那里清理洞窟，却不巧

得病。 弗利尔雇佣的摄影师叫

周裕泰， 在北京外交使团区哈

德门路开有一家摄影馆 ，1907

年沙畹考察团的照片就是这位

摄影师拍摄的 ，1910 年 10 月

24 日弗利尔写给友人弗兰克

荷克尔的信：“我的摄影师裕泰

实在是太能干了， 我一直都在

夸奖他。 今晚为了不再继续夸

奖他，我想象：既然沙畹最近出

版一书中的所有的照片都是他

拍的， 他会开始向我透露他一

些关于古董的知识， 也了解古

董来源的情况。 虽然这套书还

只出版了两卷，也没有文字，但

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不知

不觉中， 我抽到了这么一个大

奖，真是太幸运了。 ”弗利尔这

次考察留下的照片风格与沙畹

当年如出一辙。 弗利尔没能来

得及考察云冈石窟， 还一直心

存遗憾。 之后弗利尔的收藏兴

趣很大一部集中在中国佛教造

像艺术之中。

1916 年 9 月 1 日， 卢芹斋

在伦敦一封回复弗利尔的书信

中说：“这里我给您附上另外一

张照片，是一件早期的石雕像，

它三年前由一位奥地利人带到

巴黎， 是从云冈石窟上凿下来

的 ， 沙畹先生对它进行过研

究。 ”1914 年卢芹斋因为第一

次世界大战， 把来远公司的生

意重心转到美国， 迅速与美国

的收藏家如弗利尔等建立了密

切联系。 1911 年时任吉美博物

馆的馆长对时局分析如下：“对

中国考古的研究还很不成熟 ，

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一些探险

家、学者，如沙畹、伯希和、谢阁

兰等人， 他们对中国的发现还

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 但逐渐

的， 消息灵通的收藏家们开始

接触到新奇古怪的中国出土文

物。 ”据陈梦家记录，“卢芹斋跟

他说， 自己经营中国古物四十

多年， 常有英欧和日本学者到

他那里寻材料”。 学者与藏家互

为关照， 促成了艺术世界研究

风向和审美旨趣的良性发展。

以沙畹为代表的法国汉学

家在研究生涯中留下了累累硕

果，他们在中国的远行、考察经

历成为观照中西文化交流史的

一面镜像。 中西文明之间往来

不绝的造访和出游， 构筑了不

同文明认识与交流的桥梁。 传

教士 、探险家 、外交使节 ，不论

他们因着怎样的机缘来到中

国， 他们对自我和他者都有了

新的认知和体悟， 那些付诸笔

端的记录都成为极其珍贵的历

史文献， 见证了中西交流史的

历程和发展。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

（上接 14 版）


